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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理 的 微 笑
辛建斌

杨慕时
常常 微 笑
着。

作为陕
西广播 电视
设备厂销售部经理，祖
父坟上的 芳 草 昭 示 着
他，和气生财 ；刘少奇的
《 论修养 》滋养过 他的
骨血；现代经商 思想铸
造着 他 的 灵魂，用 户
至上 ！

今天，他象拉小提
琴似 的 歪着 脖子夹着 电
话，手里批着 字 ，用 面
部表情和简短的词 语打
发着办公室 内 外 的 人
们，“如意”彩 电声 名
远播，这便使 他更加 忙
碌。他 要 明 察所 有销 售
帐目 的 来龙去脉，审查
上报各种销售活动 的 费
用与 支付方式，审批六
部一室递上来的各类报
告，并对外来上上下下
的众多 条子做大量的解
释，处理工作，他必须
眼观六路 、耳听八方，
把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地
反馈 于厂长，以做 出应
变的 措施……

明天，他将戴着太
阳镜，穿着风衣 ，一 提着
皮包，去走访用 户 ，调
研市场，参加 国 内 同行
各类大型会议，协助厂
长们进行 外 事 活 动 ，
为工厂的前 途 运 筹 帷
幄……

望着 他洒脱地处理

业务，又
似“华威
先生”风
度翩翩满
天飞的 时
候，我
的脑海 怎
么也挥 不
去他那轻
松自 如 ，
充满 自 信
的微笑 。

今年
元月 ，当
马新厂 长
那厚实 的 手 重 重 压 在
这位长不 满 五尺 的 汉
子肩 上时，就标志着陕
广厂 销 售系统将 要走 向
和谐，而和谐就是美 。

今年入冬，很少雨
雪，整 日 价刮着干酷的
风。催货 、要帐的新老
用户 黑压压涌满 了会议
室。杨慕时笑呵呵地点
燃了 自 己，真 乃冬天 里
的一把火。他敞彻肺腑
地讲外汇的 拮据，散件
的残缺，显 像 管 的 不
足，海关税的加高，部
属计划 的 紧 张，不正之
风的 关卡，再讲我们 销
售计划 的 艰难实施……
整个上午 ，忿忿的人们
只有一 根根地抽烟，烟

雾笼罩的房
子里只有杨
慕时杜鹃啼
血般 的 声
音。渐渐 地，

风止了 ，
雾散了 ，冰
河消 融。一
股活水清 涔
涔地 涌 动
了。当 杨慕
时讲 到 他为
合同 早 日 兑
现将要采取
的种种努力

以及厂 里还将采取有
力措施，以 维护我 们秦
晋之好时，这些商 品领
域的弄 潮儿竟激动地鼓
起掌来，杨慕 时峰回 路
转地达 到 了 自 我境界 ，
把自 己推销 了 出去，用
户们紧紧地 握 着 他 的
手，重新修订合同，了
结多 年来经济方面遗留
问题 以 及情 感 上 的 纠
葛。

杨慕 时 是 个 言 必
信，行必果的人 。今年
一至六月 份 签 订 合 同
3 50份，执行合同 341
份，履约率 达97%，这
是建厂以 来从未有 过的
现象 。

但杨慕 时也有力 不
从心的 时候，销 售人员
的思想和业 务素质 日 益
困忧着他。在一次会议
上，他就心 平 气 和 地
说：“我 不会给人发脾
气，我也不苛 求同 志们
永远的 出 色 ，一两次错
误，我不责怪大 家 ；但
重复地错下去，那我们
只有分手了”。语气轻
松，但每个人 的心霍地
都吊 了 起来。旋即 ，杨
慕时又面 带笑容地同大
伙进行着心灵的对 白 ，
永无做大报告 ，发 指令
之架势，他就是这个德
性，却起 到了一字千钧
的效果。随 之，他便从
思想 到业 务严格地考核
他的大小头 目 ，大小头
目更严格地考查 他们 的
职员 。在本厂第一 次优
化组合人事 改革 中 ，销
售部 的 编外人员 全厂 首
屈一指，这要顶 着多大
的压力！但销售部这一
工作进行 得出 人意 料地
顺利，没有人找他的麻
烦，情感上的 钦佩使人
们不敢对老杨有半句 亵
渎之语。不适合 销 售 工
作的 同 志寻 找 新 的 位
置，寻求事业上新 的 突
破口 去 了 。留 下来的同
志们 ，南 征北战 ，以一 当
十，各有建树 ，圆满地完
成了 浩繁的 销 售任 务。

完成这浩繁 的 销 售
任务，使每个人的 工作
都走向 程序化，规 范

化，使每个
人都变成重
要的齿 轮，
皆得力于杨
慕时的 “销

售部工作流程 图”系列
产品，目 前，他又准备
着手编一本对销售工作
更有实 用 价值的册子，
并将微机运 用 于 销售工
作，推行现代化管理，
力争本厂销 售 系 统 质
量、技术 、服务达一流
水平 。

也难怪，这位二十
年前 就 以 革新 “台式投
影仪”而荣 获全国土设
备展 览 会一 等 奖 的 汉
子，这位创造 “不 等矩
螺纹加工新方法”的汉
子，微笑 归微 笑 ，却始
终的雄心 勃勃 。

他从学徒起家，历
任厂 内五个科室 的负 责
人，乃至成 了 大型企业
的销售部经理，走过了
一条艰难 的 自 学之路 。
这位 “列兵将军”有三
个文件袋，里面 装着他
参加过的 各 式 各 样 进
修、培训 等毕 业
证或结业证，大
大小小的 各类会
员证 、荣誉证 ，
还有 他所撰写 的
一篇篇发表的 或
来发 表的科技论
文、改革咨 询材
料。翻开这些 ，
我就仿佛望见悬
崖峭 壁 之 上 顽
强的 攀登着，这
位攀登者，销售
部经理的 责任 ，
使他 畅晓 了信息
论、系统学 、控
制论 和 商 业 美
学，从而奋力开拓 ，省
电子工业质量管理协会
理事的 身份，使他在 自
己的职权范围 内 不能出
现差错。

今年初，当 他去黄
河、海 燕厂 参 观 取 经
时，毕 恭 毕 敬。今 年
底，当 对方刮 目 相待于
他，提 出 要来如意厂销
售部学习时，他禁不 住
哈哈大 笑起来：“没什
么，都是从你们那 里学
来的 嘛！”

他的办公室每 日 人
流如潮，难有我这采访
者的插足之地，他和三
个聋哑青年热 烈地比划
着，笔谈着，更令人插
不上话。他把 电话从脖
子左边移 到右边夹住，
也顺手给我 笔 谈 了 一
句：“请 晚上到我 家 谝。”

风清 月 白 之 时，我
到他家去，他正对着一
大碗面 条 狼吞虎咽，对
面的小 伙子 倒吃得文文
气气。老杨 一 拨 拉 筷
头：“这是咱厂 刚分来
的大学生”。大学生咽
下一 口 饭，说：“是我
下班两小时后，才把这
个“失去 自 由”的可怜

人从浓缩 的 人 群 中 救
驾出来的”。老杨 坦然
一笑：“所 以 ，我请 你
吃面 条”！

老杨 的儿女 留 在
故乡 北京上班了 ，他的
妻子也出 差在外 ，家 里
一片狼籍 。一 台彩 电就
放在地上一个老式茶几
上，落满尘土 ；电话机
就置于一只 未 洗的 菜碗
上……

电话 铃响 了 ，又是
个长 途，接 电话 时，我
一览 他的 书橱，他 杂 家
的风度 决 定 了 他的 博学
多识，书橱 里满 是一些
科学方面 的书 籍，旁边
一转盘名贵舞曲 和流行
歌曲 的磁带，又使我想
起杨 慕时风流倜傥 的翩
跹舞姿，他和用 户 跳的
是热 情奔放的 迪斯科，
和同志们跳春光融融的
交谊舞，偶尔 也和上流
社会来几回 高深莫测 的
挥戈，华尔滋……当 他
高捧着八八年如 意彩 电
全国评比一 等奖第一名
的金灿灿 的大奖杯，在
镁光灯下，神采飞扬地
象获百花奖的男影星的
时候，收 看 《新 闻 联

播》的陕广厂三千职工
和如意 电视 机 的 用 户
们，精神 怎能不亢奋？
对这个有着 中华民族优
良血液 ，而又充满 了商
品经济细胞的人，该 怎
样探索他的 精 神 源 泉
啊！

言归正传后 ，慢 慢
地，他寓论断于 叙述地
给我讲党 支书 张志庭的
故事：年近六旬 的 张书
记怎样每 日 骑着 自 行车
往返四十余里早上班、
晚下班地辛勤工作，怎
样字斟句酌地起草一份
份文件 、制度 并严加落
实，怎样遇到棘手煎熬
之事，临危不惧，挺 身
而出 ；怎样 严 厉 地 要
求同志们 出 污 泥 而 不
染……

“谈谈 你 自 己 吧！”
“谈什么 呢，出头

露面风光的 事 都 是 我

的，而那些极琐 碎而繁
重以 至得罪人 的 事 却被
张书 记 全包去 了 ，想起
来，我心 里很 不是滋味 。
更何况，若没有 改革 ，
没有 主 管副厂 张海南 的
具体指挥和上上下 下 的
齐心 协力，我杨 慕 时 也
是寸步 难行 的！”

说罢 ，又是 一 个 微
笑。

他的 微笑，反 倒 使
我的 思想难理出个 头绪
来，该 怎样地全方位 、
多角度 地去理解 他呢 ，
我没有把握 ，因 为我 思
想和知 识的阵势始终 不
能与 他对垒起来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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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 最 早 的 铁 路
张云 风

我国最 早的铁路叫唐胥铁路，是今河北唐 山
至胥各庄的一 个区段，建于1881年 。

唐胥铁路是洋 务派代表人物李鸿 章指 派唐廷
枢主持修建的，目 的在于运输开平煤矿的 煤炭 。
为了修建 这条铁路，洋务派 与 顽 固 派之间展开了
激烈的争论，争论的结 果是清朝廷有保留 地允许
开平煤矿 自 行出 资，修一 条只供运煤 的 轻 便 铁
路。1881年 5月 ，铁路正式开工。六月 ，开始敷
设铁轨。11月 ，全 线竣工，总长11公里。年底，
正式通车运行 。

说来可笑，唐 胥 铁路通 车 之初，不是 以 机车
为动力，而是 以 骡 马拖 拉车 厢，载 煤 少，速 度
慢，又土又洋 “四 不 象”。1882年，英籍工 程师
金达利用一个废旧 火锅，改 装成一 台小机车，一
次可牵 引百余吨 ，铁路线上始有 机 车 运 行。然
而，就是 这样的机车，顽 固 派也极力反对。他们
上疏朝廷，说 火车行驶震动 皇 陵 （东 陵 ），喷 出
的烟雾损害庄稼。清政 府不 问 青红皂 白 ，遂下令
禁止机车行驶。李 鸿章 、唐廷枢 等人对于顽固 派
官员的 愚昧和无知感到又好气又好笑，经多 方劝
说，历时数月 ，禁令才得以取消。1882年 ，开平
矿务局从英 国购得两 台机车 ，从而使唐胥铁路的
运输走上了 正轨，效益剧增 。

上海 黄 浦 港 柳影摄

笔走龙蛇请
吃
和
吃
请
者
的
心
态

尤
金
山

请吃和 吃请是个
热门 话 题。上 级 发
文，领 导 讲话，报纸
批评，可 是公款吃 喝
如故。怪 谁 ，怪 单 位
的领 导 吗？他 们 大
呼：冤 枉。

“ 冤 枉”何 其 有
哉？细 想 起 来 ，请 吃
者却 有 难 言 之 隐 。据
观察 ，除 个 别 人 为 了
饱享 口 福 或谋 求 私 利
外，多 数人 并 不 乐 于
此道 ，往往 处 于 无 可
奈何 的 境地。试 想 ，
请吃 既 花 钱 又 费 时 ，
弄不 好 还 会 伤 脾 胃 ，
谁有 这 么 大 的 兴 致 泡
在“肉 糟 酒 海”里 ！

难就 难 在 而 今 “酒 席 桌 上 好 办
事”要应 付 检 查 ，要求 别 人 支援 帮
助，要 向 上 级要 钱 要物 ，要 和上下
左右 搞 好 关 系 ，等 等 ，不 要说不 请
吃，一 时招 待 不 周 ，就可 能 速成 麻
烦。该 支持 的 不 支 持 了 ，成 绩 会被
抹熬 ，小 缺点可 能说成 大 错 误，简
单的 事 变 成 复 杂 化 了 。相反 ，则 大 事
可能 化 小 ，拨款也 会增加 ，平 庸 的
领导 会得 到 “能 人”的 称 誉……。

所以 ，即 便经 费再 紧
张，也得勒 紧 腰 带 ，
热情 招 待 ；这 还 不
算，还得 陪 伴游玩 ，
看戏送 礼，把人忙得
昏头 转 向 ，到 头 来还
可能 受 群 众 的 嘲 讽、上 级 的 批 评 。
你说 这 些 单 位 的 领 导 者 苦 不 苦 ，难 不
难！

至于 吃请 者 那 就 是 另 一 番 情 势
了。他们 往往 以 “救世主”的 神 态 出
现。他们 以 为 ，你 有 求 于 我 ，招 待 吃
喝“理 所 当 然”，受 之 无愧。招 待 不
周，便 满 脸不快，甚至 更 有 好 戏 看 。
他们 不 仅要 享 “口 福”，还 要求得 到
心灵上的 满 足 （说 穿 了 ，是一 种 变 态
的权 力 欲的 满 足 ）。当 然 ，我们 的 干
部并 不都 是这 样贪 占 便 宜 的 “油 嘴 猫
子”，不 少 同 志 厌 恶 这 类 无 味 的 应
酬，只 是 怕 别 人 说 自 己 “不 识抬 举”，

“ 死 板 不 灵 活”，而 勉 强 赴 宴 ；也
有请 君 不 到 ，甚 至 罢 宴 的 。遗 憾 的 是
这样 的 同 志 少 了 一 点 。

有的 人 说得 好，要煞 公 款 吃 喝
风，不 要 光 将 板子 打 向 请 吃的 ，首 先
得治 一 治 吃请的 。要 吃也 行，凡 参 加
者均 按 卖 价 出 钱 （杜 绝 象 征 性 的 收
款）。国 外 举 行 国 宴 ，也 有 自 费 参 加
的。不妨 学 学 人 家 。

本版编辑　杨 乾坤
刊头设计 王 洪斌

台北 有 条 汉 中 街

明清

在我国 台 湾 的台 北市 ，有 一 条 汉 中 街，整 条
街道经营的全是与 结婚有关的行业 ，如花 店 、摄
影公司 、礼服店 、家具 行 、金银首饰 和摆 设 品店
铺等等。总之，凡是结 婚所需 的东西 ，来这里一
趟，就可 以 买全，所 以 人 们 又把 它 称 为 “结 婚
街”。

汉中 街是 一 条古老 的街道，有上 百 年 的 历
史。这里长年充满 喜气洋洋 的气氛。每 到结婚旺
季，店主们 就各显神通，使 出各 自 的绝招 儿，也
争夺顾 客 。有的花样翻新，有 的降价打折扣，有
的连卖加赠 送，颇得顾 客 的欢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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